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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里，《外婆桥》是
我最早接触的歌谣。记得小时候
我母亲在关照我和妹妹入睡时，
常常要轻轻吟唱这首歌谣：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
叫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

宝宝乐得哈哈笑。”
“摇”是指“摇船”，即一边摇

着摇篮一边唱，把摇篮比作船，好
让宝宝快快进入梦乡。（《外婆桥》
和其他儿歌有着较多“版本”，本
文所说到的儿歌是我最熟悉的版
本。）我们家比较特别，我的父亲
是木匠，他打造了“木摇床”。我们
家兄弟姐妹幼小时，都是在木摇
床上睡觉，都是伴着妈妈的歌声
入睡的。摇床轻摇，儿歌轻唱，宝
宝入梦，甜美幸福不言而喻。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出生于
四川南部某小城镇上一个子女众
多的工人家庭里。爸爸妈妈养育
了大哥、二哥、姐姐、我和妹妹。那
时候生活简朴，我们家除了逢年
过节时可以看一场小镇上放映的
不花钱的“露天电影”以外，平时
基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当时正
在上学的哥哥姐姐可以看看《少
年报》上的文章，娱悦身心。而我
和妹妹的娱乐活动，主要就是妈
妈教我们唱儿歌。尽管我们当时

并不完全理解歌词的意义，但因
为朗朗上口，好听好玩，我和妹妹
自然很喜欢。

在我的心海里如今仍然留存
着许多可歌唱、可朗诵的颇有趣
味的儿时歌谣：

“拉大锯，扯大锯，
姥姥门前唱大戏。
接闺女，接女婿，
还接外孙和外孙女，
欢欢喜喜看大戏！”
这首《拉大锯》简洁明快，令

人喜欢。
无独有偶。《小老鼠上灯台》

妙趣横生，耐人寻味。
“小老鼠，上灯台，
偷油吃，下不来。
叫奶奶，抱猫来，
吓得老鼠，
哧溜一声滚下来。”
曾几何时夏天的夜晚在瓜棚

下纳凉时，妈妈喜欢安排我和妹妹
在凉席铺成的“舞台”上表演小节
目。有时安排表演《拉大锯》或《小
老鼠上灯台》。为了追求效果，有时
我还要表演“外孙”看大戏时眉笑
眼开的夸张模样，或从灯台上滚下
来的“小老鼠”在凉席上翻滚几圈
等，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特别开心。

后来，我和妹妹上了幼儿园

和小学后，又学习了许多脍炙人
口的儿歌：

“找呀找呀找朋友，
找到一个好朋友。
敬个礼呀握握手，
你是我的好朋友。”
再如，“丢手绢，丢手绢，
轻轻地丢在小朋友的后边，
大家不要告诉他，
大家不要告诉他。
快点快点捉住他，
快点快点捉、住、他。”
这两首儿歌是《找朋友》和

《丢手绢》，非常适合载歌载舞。时
至今日，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我
们和小朋友们一起歌唱，一起游
戏时那种开心欢乐的情景。

为了激励我们健康成长，我
妈妈还教给我们一些富有教育意
义的歌谣：

“翩翩少年郎，
骑马上学堂。
别嫌我个头小，
肚内有文章。”
我小时候身体瘦小，妈妈用

这首《翩翩少年郎》教导我努力学
习，做人生的强者。后来我在学习
和工作上都有所作为，我想或许
这与儿歌的激励有关联吧。

“月咡光，亮堂堂，

照着妹妹洗衣裳。
衣裳洗得漂漂亮，
哥哥穿着上学堂。”
这首《妹妹洗衣裳》是妈妈为

了培养妹妹的劳动观念而特意教
她的。我的妹妹后来非常勤劳。还
有，从小在儿歌陶冶下的我的兄
弟姐妹，长大参加工作后，都成为
了有所作为人。这当然是后话。

儿童歌谣寓教于乐功不可没，
拥有儿歌的童年是幸福快乐的童
年。长大以后，我在上大学学习文
学理论期间，曾专门调研过儿童歌
谣。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母亲与许
多母亲们以及长辈们一样，他们
或许没有很高的文化，但是，在教
育子女后代方面，却非常舍得下
功夫，善于运用儿歌培育后代。我
们可以自豪地说：儿歌育人是中华
民族世代传承寓教于乐的好方法，
值得弘扬。

时光飞逝，日月如梭。当年传
唱《丢手绢》等儿歌的我辈，如今早
已是年逾六旬的“老小孩儿”了。抚
今追昔，感慨万千：但愿儿童歌谣
作家继往开来，创作出更多更好适
合当今儿童需要的歌谣。但愿新时
代的长辈们、父母们充分发挥儿歌
育人的积极作用，促进儿童们身心
健康，茁壮成长。

的 儿 时 歌 谣
◎荣光友

nan wang huai

难 以 忘 怀

前几天，当我看见小外孙为庆祝六一而准备儿歌朗诵节目时，立刻“触发”了我铭刻在心、难以忘怀的

关于儿歌的记忆。这些记忆尤如电影画面似的，不断地在我的眼前放映呈现，并催促我打开电脑，写下了

这篇关于儿时歌谣的文字。

小时候，我家住在那个名叫西场的
村子里，在村子里那条很长的街道上，
总是有很多的人，总是很热闹，因此，那
里也是孩子们尽情玩耍的一方天地。

在那条长长的街道上，黑子和我是
最要好的朋友。黑子的年龄和我不差上
下，和他成为好朋友，大约是从我们一起
捉泥鳅、爬树、到芦苇荡里玩耍开始的。
黑子喜欢玩，也会玩，而且聪明得很，大
家都很佩服他，当然，我也很佩服他。

也不知道为什么，黑子总是喜欢
和我在一起玩，他只要有时间，便会对
我说：“走，上你家玩去！”那时，我家的
房子多，因此，自然也要比房子很少的
黑子家要宽敞许多，所以，黑子和我常
常在我家玩。黑子教我和别的小孩子
摔跤，什么抱腰、使绊子这些摔跤时的
名词和用法，都是黑子教给我的。

冬天的时候，寒风凛冽，冷气扑面，
黑子和我以及别的几个男孩子却常常
会脱掉了棉衣，然后兴致勃勃、汗流浃
背地在地上撕打成一团，格外兴奋。

当我和黑子在一起玩的时候，黑
子总是会想出一些玩的新花样。黑子
教我们用一张大一点的纸把那些碎
纸片包成一包一包的小纸包，在小纸
包外面写上“里面有钱”的字样，然后
逐一扔在大街上。接着，我们就躲在
暗处，探头探脑地看着，等待恶作剧
的开始。等到有路人弯腰拾起那些纸
包，打开后又随手抛洒一地的时候，
我们躲在暗处高兴得开怀大笑，笑得
前仰后合。那是不谙世事的少年时
期，乐呵呵地穷开心而已。戏弄别人，
现在想想实在是不应该的。

有一次，黑子和我们几个小孩子到
小镇上去玩，在一家大商店的糖果柜台
前，黑子趁着人多，他竟然贴紧地面伸
直胳膊朝里面划拉了两下，随后起身像
兔子一般逃离了那里。在离商店很远的
一个角落里，黑子洋洋得意地摊开了手
掌，哇！是四颗漂亮的高级水果糖。那时
候，高级水果糖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
奢侈品。我有幸分得了一颗，在嘴里慢
慢品尝着，别说有多高兴了。

其实，黑子是他的小名，他姓王，大
名叫林海。为什么叫他黑子，我不大清
楚，但是，他长得黑黑的，这大概就是他
被称为黑子的原因吧。其实，黑子的皮
肤虽然比较黑，但是却长得很好看，一
脸秀气。黑子有一个妹妹，长得也很漂
亮。他们兄妹俩的长相都像母亲。听我
母亲说，黑子的母亲是一个苦命的女
人，黑子的父亲身体不好，不能干活，黑
子的家全靠黑子的母亲一个人来支撑，
够苦的。黑子的母亲是一个忧伤而曾经
美丽的女人，总是见她身穿一身的黑衣
裳。偶尔，我还见过黑子的母亲抽着烟
卷，很优雅的样子。黑子的母亲在大街
上走动，不爱搭理人，却十分引人注目，
给人一种冷艳的感觉。要说起来也是一
种缘分，黑子的母亲在我们家总是话语
很多，显得非常高兴，和我母亲在一起
说话，她的话特多，而且还会露出难得
的笑容，很好看。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见黑子
上我家玩，觉得很纳闷。有一天放学后，
我在路上遇上了他，我问：“你怎么不到
我家去玩？”黑子说他母亲病了，病得很
厉害。我是第一回见到黑子满面愁云，
眼里竟然还闪着泪光，我不禁为之一
恸。回家后，我迫不及待地向母亲诉说
了这一切。母亲听完，大吃一惊，赶紧去
探望黑子的母亲。后来，母亲又去过黑
子家几次，每次从黑子家回来，母亲总
是要唏嘘一番。原来，黑子的母亲得了
一种很难医治的病，整日躺在床上。每
次见到我的母亲，黑子的母亲都拉着我
母亲的手，哭着执意要我母亲再不用去
探望，说她有病，没力气收拾家，家里实
在太脏，真的过意不去。我没去黑子家，
不敢去，也不知怕什么。屋子里一片脏
乱的样子，一个濒临死亡的黑衣女人气
息奄奄地躺在床上，发出痛苦的呻吟，
与命运作着最后的抗争。许多年后，这
样的一幅画面竟然还清晰地经常在我
的脑海中出现。

黑子的母亲走了，她圆睁着两只
美丽的大眼睛，走了。黑子的母亲走
得太早，太匆忙，她永远放心不下黑
子和黑子的妹妹。

黑子的母亲死后，黑子和他妹妹都
不上学了。从此，整天忙着上学的我就
很少见到黑子，还有他那好看的妹妹。

转眼，少年时期就过去了，我后
来到外面上中学、读大学，更是难见
到黑子和他的妹妹。我真的非常想知
道黑子和他妹妹是怎么过来的，我更
想知道，现在黑子和他的妹妹都过的
好不好。

儿时的伙伴中，我非常惦念黑子，
他是我童年岁月里总是难以忘记的人。

童年，人生中最初起步的时光，童
年的伙伴，人生初期的朋友，那是一个
温馨的世界，那是一些难忘的人。

有了温馨的世界和难忘的朋友，
人生才才有了更动人的亮色和力量，
才能在遇到困境时拥有美好的回忆，
因此，前进的脚步会更加踏实而稳健。

第一次闻到见到却没有吃上
面包是在三十五年前的儿童节上。

头天放学前，班主任爆出惊世
骇俗的一句话——明天要在儿童
节活动现场烤面包，机器要拖到现
场来。班主任说面包里有鸡蛋，比
馒头松软得多。教室里出奇地安
静，大家都瞪大了眼睛注视着班主
任，然后开始左顾右盼，面面相觑。
老师又说了些其他的话，最后我只
记住了这句话——“馒头5分钱一
个，面包4毛钱一个”。

第二天，我来到乡中心小学
的操场。好家伙！操场上已经密密
麻麻站满了人，全乡所有村小的
学生都来了。节目我无心观看，我
的眼睛盯着舞台侧面的面包机，
它已经开始工作了。一排一排的
面团被送进机器的嘴巴。不一会
儿，有奇异的香味飘来，大家开始
伸长了脖子转向那个方向。那香
味完全不同于馒头的麦香，不掺
杂一丝丝蒸汽的寡淡，干香浓烈！
当机器的嘴巴再次张开时，吐出
几个排列得整整齐齐的“馒头”，
这“馒头”比我吃过的馒头大了整
整一倍。果然是蓬松的样子，有着
金黄的颜色，又好似涂了蜡一样
地润泽，透着诱人的光亮。

我却握着妈妈给的1毛钱，
向卖馒头的摊子走去……

原来，头天下午，当我兴冲冲
撞开家门时，母亲正守着一只害
瘟的猪叹气。父亲刚从秧窝田里
插秧回来，他两腿的泥还没来得
及洗，就匆匆去请兽医了……

挨近晚上，猪怕是保不住了。
我知道自己此时不该提出如此过
分的请求，但班主任对面包的描
述简直像馋虫一样在刺激我的唾
液和想象力。我终于鼓起勇气：

“……妈，明天我想在学校买面包
吃……”“面包？啥子东西喔？”母
亲一脸的茫然。“和馒头差不多，
老师说的比馒头好吃得多。”我一
说起来，就抑制不住兴奋。“好多
钱？”母亲怯怯地问。“一个……4
毛……”我吞吞吐吐。平时我吃的
馒头才5分钱一个。馒头，我得两
个才能吃饱。我知道父母是疼爱
我的，但在现在的情形下，我知道
提这样的请求是多么的不适时
宜。我赶紧补充“面包……我就只
吃一个……”。

母亲没有立即回答我。父亲
的暴脾气一下子就炸了，“啥子面
包喔？那么贵！猪儿都要死了！你
还想这个……”

我的脸刷地红了，一股莫名
的委屈涌上心头，泪水不争气地
喷涌而出。我把筷子重重地拍在
桌子上，腾地站起来，跑进了自己
的房间……

第二天出门时，母亲塞给我
1 毛钱，母亲说：“二娃，饭要吃
饱，一个面包你吃不饱的，我们不
和别人比这个啊，本来还有几块
钱的，昨晚给猪打针了……”母亲
眼圈红红的，她担心着肥猪，更担
心着我。我的眼睛也一红，又委屈
又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

那一天，我闻到了也看到了
却没有吃上最香最美味的面包，
那是三十五年前的故事。那一年
的儿童节，我读小学三年级。

面包之憾成了我努力读书的
原动力，我发誓一定要过上天天
有面包吃的生活。如今，糕点屋里
琳琅满目的面包早成了我餐桌上
最寻常的食物，但每次面对它们，
我都不忍浪费丝毫，都会想起《朱
子治家格言》中的那句话——“一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

那年儿童节
的面包
◎宋扬

童年的黑子
◎王吴军

绿荫渐浓的时候，天气转
热，我骑着单车慢行在阳光斑
斓、气流清凉的小路上，抬头望
天，左右次第参差交错的国槐枝
叶，像是谁在蓝天下画了花，有
的还像拖着绮丽长尾飞过的凤
凰鸟。夏季这么美丽，让我仿佛
一瞬间穿过“时间隧道”飞回了
遥远的童年。那纯净飘渺的感觉
让人悸动而眷恋，不由得停下来
静静地观看一会儿。

故乡的树都是“土土的”树，那
些树荫仿佛与生俱来，亲如血脉。

在夏天，再没有什么树比杨
树更爱唱歌了，呱啦呱啦，对着阳
光和百姓们的屋瓦窗棂，歌唱静
谧的乡村，歌唱天的湛蓝和云的
洁白。端午前后，热得发白的大路
边，有了用塑料布晾晒的小麦，为
了防止牲口吃鸟儿啄，孩子被大
人派来看守粮食。这时候，杨树荫
就成了最钟爱的去处。孩子坐在
树下，三两相聚，抓石子儿或画小
人儿；没写完作业的就搬个椅子
坐地上写。实在无聊时，就看地上
的蚂蚁，树上的小虫，高高的树杈
上，藏着一窝麻雀。悠忽，太阳往
西赶去了，树荫挪了地方，孩子便
扯起小凉席的一角，紧追着那片
阴凉。忙碌的大人，逮空子送过来
一根滴水的黄瓜或两个刚摘的西
红柿，一口一口小心地咬，慢慢享
受那清甜的幸福味道。那时候没
有平板、手机、游戏机，连小人书

都奢侈，而脚下的土地、炎热的气
流，午后那天籁般的纯净时光，都
会在久远的未来化作他们骨子里
深情的诗歌和紧系泥土的浪漫。

柳树最没脾气，它们和春天
时一样柔和，就连树荫，也显得秀
气单薄。在柳树下乘凉，最适宜是
早晨和傍晚。我的童年时期，门口
的鱼塘四周，一直都种着粗壮高
大的柳，它们依水而立，临花照水
般的沉静。那些被塘水冲刷的根
系，弯弯曲曲暴露出来，成为孩子
们的小秋千和跷跷板。

梧桐树荫是最有气势的了。
倘若一个胡同里有棵大梧桐，足
以够半个胡同的人们吃饭时都聚
拢来。人们端着碗，心安理得享受
这如擎华盖，风穿叶隙，饭香缭
绕，笑语回荡。只到了夜晚，小孩
们却格外害怕梧桐树的影子，那
儿黑魆魆一团，那儿颤巍巍一片，
是奶奶故事里的妖怪，是传说中
的“毛人”。

乘凉的夏夜，老人们唿哒着
蒲扇，微鼾伴着瞌睡，有一下没一
下地扇着。月光好皎洁呀，让看天
的孩子久久地出神。月牙儿像一艘
宁静的小船，穿过交织着橘红、银
粉、淡紫的薄云，奏成一曲无声的

“彩云追月”。月色下的村庄，童话
般泛着清辉，一切都睡着了。只有
白杨树，依旧呱啦呱啦轻声唱着。

◎张叶

夏荫里的

童年

扫一扫
更精彩

甘 孜 发 布

康 巴 传 媒


